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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并且将收入水平分为 

“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消费三个层次。1现代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跨国公司
(CF-MNEs)一般生产“便利品”和“娱乐品”，尽管一些跨国公司也给当地加工供应
“必需品”（如雀巢的牛奶，KFC 的鸡肉和土豆）。大多数 CF-MNEs 起源于二战结
束后的发达国家，也有少数起家于二战前。 

 

相反地，工业革命后，传统旧式的跨国公司已经进入采掘业，在工业化国家建立起
重化工业，将原材料加工成工业产品。他们寻找海外资源，这一举动曾被理解为殖
民主义和工业主义——而非 CF-MNEs 跨国经营背后的动机消费主义。特别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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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的跨国公司及其母国为避免培养潜在对手，往往“过河拆桥”
2，阻碍新兴市场

国家的工业化。 

 

比较之下，CF-MNEs 希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大的市场。
它们的母国正通过经济援助、技术支持和贸易投资开放，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帮
助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工业化。毕竟，当今跨国公司是产业技术传播和贸易促进的主
要媒介。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愿意“搭桥”。中国顺势利用这一机会的追赶战略是成
功的，中国的成功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CF-MNEs 参与新兴市场通常从进入食物&饮料开始，进而投资个人护理用品，白
色家电和电子产品，再到摩托车和汽车，奢侈品和休闲娱乐产业。可口可乐、喜力、
肯德基、麦当劳、百事可乐等都是第一波进入的投资者。可口可乐的投资已经遍布
全球，几乎无处不在。它正在进入缅甸市场，只剩下古巴和朝鲜的市场尚待夺取。 

 

雀巢和卡夫（两个最大的食品加工公司），保洁和联合利华（两个最大的个人护理
用品公司），以及雅芳、露华浓和资生堂（化妆品公司）是第二波跨国公司。这些
跨国公司对“中产阶级”的增长信号反应很快。所谓中产阶级，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为例，是指那些日平均收入 4美元及以上的收入者。即使是在这样的低收入市场
上，消费者也能买得起牙膏、洗发水和低端化妆品一类的“便利品”。当地的个人交
通工具的需求也从自行车升级为摩托车和轿车。麦肯锡的研究总结了消费模式的升
级路径：“零食和瓶装饮料……起步于收入曲线的较早阶段，化妆品稍晚一点，时
尚品和高端酒品一类的奢侈品则更晚。”

3然而，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腐败），
增长追赶中收入差距的陡增，这一消费序列的时间跨度缩短了。从而，新兴市场的
需求结构是垂直分割的。富人沉湎于炫耀性消费（娱乐品），不断壮大的“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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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享受“便利品”，而最大多数的人们仍陷于贫穷，消费“必需品”。因此，这些不
同的模式同时存在于同一宏观层面上，而序列层次则存在于个体层面。 

 

一旦 CF-MNEs 占领了新兴市场，就很可能引导东道国向母国消费模式靠拢。新出
现的消费品是工作和传统消费习惯“现代化”的激励（尽管那些“娱乐品”往往是腐败
/盗窃的诱因）。新的酒店、饭店、购物中心及其他设施也迎合跨国公司，进入高
速增长国家的商务人士和游客加速了增长。 

 

而且，CF-MNEs的供应链——像苹果的 iPad,丰田汽车和 Zara的服装——提供了参
与公司内部/产品贸易和加工，作为供应链中的一环或最后组装者的机会。这些供
应链为出口增长型经济提供了获得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市场渠道的新台阶，这必
然带动当地合作伙伴有效参与连锁经营。4

 

 

然而，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至少，在尚需将稀缺资源分配到基础设施和产能建设中
去的追赶阶段早期——这一阶段他们的国际收支平衡仍然岌岌可危，东道国太过于
以消费为导向。缺乏储蓄，向外国举债，暴露了新兴东道国的货币/金融风险。猖
獗的消费会导致浪费和环境问题。现代消费品/服务往往挤出当地文化和传统，尽
管有时候也会增加对本地商品，如原材料的需求（如雀巢的椰子和保洁的棕榈油）。
任何源于收入分配不均和被铺张的消费主义激发的极端消费不平等都会在政治脆弱
的新兴市场上引发不满。然而，尽管这些舶来的消费主义会带来风险，CF-MNEs

促进了消费的逐步升级，从而实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斯密主义增长目标。 （南开大学国经所 卢琳芳翻译） 

 转载请注明：“Terutomo Ozawa，‘力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跨国公司如何影响新兴市场？’，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No. 95，2013年 5月 20日。”转载须经维尔哥伦比亚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授权.转载副本须发送到维尔哥伦比亚中心的 vcc@law.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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